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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乾鹤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鞍子头
方圆几十公里，要问谁家的日子最
甜蜜，那一定是李天明家了。他家
摆满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蜜坛子、
蜜罐子，盛满了黄澄澄的土蜂蜜。
一家人长年吃蜜，体格健壮，皮肤泛
着羊脂般的光泽，语气神情安详甜
美。

李天明一家日子甜蜜，不光因
为吃蜜，还因为大量销售土蜂蜜。
他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资源，家里
饲养100多群中蜂，是当地有名的
中蜂养殖大户，年收入超过 10万
元。嘴里甜，心里甜，日子才真甜
呐！

李天明家是养蜂世家。在彭
水，许多人家世代养蜂。彭水中蜂
养殖历史悠久，自唐宋以来就一直
有养蜂的记载，蜂蜜还一度成为贡
品。黄庭坚谪居黔州时，著《豫章黄
先生文集》中，就有“市麝胶以百计，
市蜂蜡以千计”之句，可见当时养蜂
之盛。

然而几千年来，养蜂不过是耕
种之余的一点消遣，连副业都说不

上。口传心授的养蜂技艺，相当粗
浅，又由于疏于养护，蜜糖产量极
小，遇上年景不好，一年所割的蜜，
仅够喂活蜜蜂，余给一家人的，也就
一小瓶罢了。

这一小瓶蜜，宝贝一样放在家
里显眼的地方，却不是随便可以吃
的。遇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或
是有老人，又或是谁有个病痛，才郑
重打开盛蜜的瓶子，舀一小匙，冲一
大碗水，庄重喝下。整个过程已经
像一个仪式了。

每天喝蜜，甚至售卖蜂蜜赚钱，
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一个山里人，
活在土地上，长期以玉米、红薯和土
豆果腹，虽然蜜蜂就在他们眼前飞
舞，就在他们耳边吟唱，但蜂蜜于他
们，却是非常奢侈的东西。遇有小
孩子馋嘴想偷吃蜂蜜，就会遭到喝
斥：你又没害病，馋什么蜜？

李天明本来一直在南方打工搬
钢筋，四十岁那年受了点小伤，回家
休养。后随着年纪增大，腿脚不灵
便，钱路也断了。他成天闷在家里，
又急又苦。三个孩子，除了大儿子
跑运输挣点钱自己花以外，另一个
儿子还在读高中，一个女儿还在读

初中，都眼巴巴地等着花钱。
其时，由于村人长期外出打工，

田园荒芜。山林也少有人砍伐，林
木茂盛，五倍子等武陵山区特有的
药用植物蓬勃生长，时令一到，漫山
遍野，花事汹涌，空气中浮动着浓烈
的花香，呛得李天明直打喷嚏。一
喷嚏，他的脑洞忽地就打开了，内心
豁然开朗。

生活堵住了远行的路，却在眼
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李天明买来十几箱中蜂，一字
摆在家里阶沿下。县里也派了科技
特派员进村教村民养蜂。戴眼镜的
科技特派员告诉李天明，县里多年
来一直大力发展中蜂养殖，2013年
彭水被授予”中华蜜蜂之乡"称号。
目前县里正培育养殖大户，对蜜蜂
养殖专业户将从政策、技术等方面
全力提供支持，并鼓励专业户带动
村民广泛养殖，脱贫致富。末了，特
派员还表态给李天明提供40个蜂
箱、20群种蜂。

李天明听了又惊又喜，这不，天
时、地利、人和全占尽了吗？

蜂箱到了，蜜蜂到了，还是那位
戴眼镜的特派员带着小卡车运来

的。科技特派员还送给李天明一套
蜜蜂养殖技术的书，一套视频资料。
在特派员的指导帮助下，李天明在屋
后荒地里搭了几十个蜂棚，每个棚
下，摆了一只蜂箱。从此，那些小小
的蜜蜂，从野外百花丛中飞回，有了
干爽、安宁而又漂亮的新屋。

中华蜜蜂养殖的技艺如此古
老，而眼前的景象又如此之新，如此
宽广，让李天明和他的理想在此间
纵横驰骋。

一年四季，山里百花次第开放，
李天明带着他的蜜蜂在就近的田野
山林间追花逐蜜，遇到盛开的花地，
就停下来，把蜂箱卸下，摆在田垄
间、土埂边、林树下，再在蜂箱上搭
上小棚。

他看蜜蜂采蜜，等候蜜蜂酿蜜，
打开蜂箱割蜜。山里是寂静的，除
了阳光和风日的声音，除了百花开
放的声音，除了草木生长的声音，就
是蜜蜂的奔忙和嗡嗡吟唱了。

李天明像坐拥千军万马的将军，
神态和内心，都有着十分富足的安详
甜美。他在花地里侍弄蜂群，查子、
观王、割蜜、灌蜜。他的妻子张石云
在一旁举着手机把这一切录下来，发

到微信朋友圈和淘宝直播销售。
影像为证，一切都那么朴素、原

初、本真、可靠。张石云说，现在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健康理念也更
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蜂
蜜的营养保健和药用价值。消费者
不怕蜜贵，只怕不真。有图有真相，
李天明的蜜总供不应求，只要春秋
季节不遇上极端天气，基本上每年
销售蜂蜜收入都可达10万余元。

日子甜了，得蜂蜜滋养的儿女，
也甜美灵秀，很争气。女儿毕业后，
在广州一家单位工作；儿子到国外
大学交流，也能知甘苦，在学校一边
打工，一边学习。他请儿子把自家
的蜂蜜带给老师和同学们品尝，说
这是一个中国养蜂人的心意。

在长长的寂静午后，李天明在
蜜蜂的嗡嗡声中，躺在草花丛中小
憩。想到平生劳苦、贫困，到了知天
命之年，忽然跌落到蜜罐子里，不禁
感慨万千。

有人开玩笑，说他打着盹，也有
上千万军马在为他挣钱。他听了先
是得意，后又有些失落。坐拥千军
万马，不如带人致富。他养蜂，割
蜜，售蜜，村人一边围观，一边嚼着

他递过去的巢蜜，只是徒生艳羡之
情，却不曾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
干。时代这么好，政策这么好，大家
手脚已经被放开，完全可以像他那
样撸起袖子加油干！

临渊羡渔，不如退而结网。村
人一贯淳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领
头人。他请县里的技术员到村里讲
一堂养蜂技术课，他也现身说法，一
边示范一边讲解，言辞恳切，语重心
长，鼓动得村民跃跃欲试，他又将自
己的种蜂低价卖给村人。

于是村里兴旺起来，许多长年
在外打工的人，也纷纷返乡，养起了
中华蜜蜂，还搞起了绿色农产品种
植。蜜蜂为庄稼和果蔬传花授粉，
提高了农作物20%的产量，果树还
可高达100%，并传递着生物链。有
机绿色粮食和蔬菜也是供不应求。

传统种植和养殖，两者相得益
彰，相互成全，李天明和村民，成了
赢家。

现在的鞍子头，仍然是一个寂
静的村庄。庄稼扬花、灌浆，蜜蜂采
花、酿蜜，农人耕作、饲养。

万物生长，李天明和村民的内
心，甜美，安详。

李天明的甜蜜生活

□晴天

老街是存留在人们心底的印记，
是延续过往与今日的纽带。今日的老
街，依然是老街，依旧在老的地方，有
老的名字，却给我带来了不少新的念
想。

山城巷

山城巷是连接下半城南纪门到上
半城通远门步道中最精华的一段。

沿着狭窄而直的青石板路上行，
左边是长长的石墙，越过石墙可以看
到远处墨黑色的山和横跨在江面的三
座长江大桥。江面雾色迷朦，天空灰
白。有一段老城墙，墙体斑驳，墙下摆
放了两把旧竹椅，坐在这里有岁月经
年的感觉。

坡度逐渐升高，可以看到高低起
伏的房屋，大多是青砖黑瓦木质门窗，
屋旁爬满青苔的大树又为它们增添了
年代感。街边有各式各样的店铺，火
锅店、小吃店、奶茶店，店面清新，各具
特色。

看见一个小店，绿色窗框，参差不
齐的墙面，店里摆放了几张八仙桌，长
条凳。随意点一碗重庆人喜爱的小面
或酸辣粉，老重庆的味道便在这味蕾
之间被滋养起来了。

经过改造后的金马寺小学，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重庆市渝中区母城文
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在这里设立了
山城故事馆，为来往的人们讲述山城

过去的故事。
不知道哪里飘来怀旧的音乐声，

隐藏在小巷深处的熨斗糕摊旁已经站
满了来怀旧的熙熙攘攘的人们……

弹子石老街

弹子石老街依山而建，清一色的
青砖黑瓦，木制棕色门窗。老街以商
业店铺为主，兼或有先锋影院和雕塑
等，成为老街很好的调色板。

位于顶层的一德堂是一座具有历
史意义的哥特式教堂，它白色的外观
在周边建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纯洁美
丽。室内白色穹顶装饰有玻璃彩绘的
花窗，光线将彩绘图案映照得玲珑剔
透。

隐藏在孙家大院里的星巴克咖啡
完全不同于平常的西式简朴装饰风
格，庭院式的天井使它变得温柔而安
静。对面是大众书局，藤蔓从屋顶悬
吊下来，覆盖在白墙上，有一种傲然的
书卷气。

看到老外婆春卷的店牌，一问才
知道是从下浩老街搬迁过来的。春卷
现炸现吃，食材松脆新鲜，果然沉淀了
不少旧时的味道，也是老街的味道。

经过一个叫白云陶笛的小店铺，
穿着青色长袍的小伙子坐在门前吹
笛，凄美而缱绻的笛音漂浮在看不见
头的天色中。

突然发现能够安静地坐在老街听
一曲笛音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音
乐穿越云霄，和着风一点一滴在流淌，

不妨就这样停一停，听那风卷残云。

龙门浩老街

龙门浩老街距离弹子石老街不
远，同在南滨路，可以遥望江水对面的
渝中半岛。

老街依山傍水，有着极开阔的视
野。极目远眺，远处的山水楼宇尽在
眼中。这里的许多建筑都藏着传奇故
事，许多建筑都是在原址基础上复建，
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特征。

既下山，一个独特而引人遐想的
名字，是当年美国使领馆武官旧址复
建建筑，现在是一家国内连锁精品酒
店。高高的青砖小楼，坡屋顶，窗玻
璃上倒映着蓝天，窗沿上端有精细的
石刻装饰。它巍然耸立在蓝天下，在
老街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很清楚
地看见，澄澈的天空使它更加挺拔、
秀美。

东水门大桥近在咫尺，越过红砖
墙可以看见红色的钢梁横跨两岸，白
色梭形桥塔耸入云霄，漂亮的色彩和
身形在蓝天的辉映下格外引人注目。
不少人站在山顶的观景平台，等待大
桥与轻轨相遇的那一刻。

适逢周末，阳光出奇的好，温暖但
没有一丝灼气。光越过摇曳的树梢、
黑色的瓦顶，照亮了平台上每一面白
色、红色帆布的遮阳伞

此时的老街完全被这光笼罩了，
空气中飘来被阳光滋润的树木花草的
香气，让我仿佛嗅到了春天的味道。

老街走笔

□史良高

那天打开“钉钉”，一条重要通知
猛地跳了出来：“家长们，按照统一部
署，我市即将启动3-11岁幼儿接种
新冠疫苗方案……”后面是各班级分
批次接种疫苗时间、地点与具体安
排。通知要求学生家长务必作为监
护人到场陪同。

我们家大人的渝康码早在今年
7月以前全部镶上了金边。小孩对
普通疫苗接种倒也不陌生，从呱呱坠
地起就开始按部就班地打疫苗，只是
接种新冠疫苗还是第一次。

大人发育成熟，体格健壮，接种
疫苗当然不是问题，可我家孪生姐妹
才7岁多一点，这样的年龄接种新冠
疫苗，行吗？

我的疑虑当即被家人打消。我
的妻子，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是儿科大

夫。她说，没事的！我国新冠疫苗研
制必须经过三期严格的临床实验。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国家考虑的更多
更全面，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天下午班主任姜老师又发来
消息，班级接种疫苗的具体时间安排
在次日上午11点到中午1点之间。
这天上午，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还有
一个多小时呢，我就按照通知规定，
带上孙女接种卡，带上自己和小朋友
的身份证，戴上口罩，急匆匆地往学
校赶。

到了学校门口，量过体温，查过渝
康码，绿色的体育场上很快就有条不
紊地排出一列列长龙。轮到我们走进
致远楼时，已经是上午11点半了。

致远楼是学校大礼堂，临时改做
疫苗接种室。宽敞的礼堂卫生整洁，
一看就是经过严格消毒处理过。登
记台有20个，注射台则更多。我们

拿出接种卡依次去登记台排队登记，
拿到接种单后再去大厅注射台排队
接种疫苗。

原以为，我们家一向勇敢的小萌
姐姐会第一个去打。谁知，妹妹迈尔
非常麻利地脱掉棉袄，挽起衣袖，抢
先一步坐到凳子上。

消毒，扎针，护士小姐姐注射速
度之快让我仅仅够按一次快门。轮
到姐姐时，也是迅雷不及掩耳。迈尔
说：“我开始还是有点害怕，正在想是
不是要闭上眼睛，就听阿姨说‘好
了’！”姐姐说：“我原以为接种新冠疫
苗有多大不了的，原来也不过如此
啊！”

接种后的观察时间里，大厅里的
两台超大电视屏幕，正在为接种疫苗
的同学们播放动画片《哪吒》。

姐妹俩一边观看，一边和同学们
一起哈哈大笑。

陪孙女打疫苗

□本报记者 刘一叶

演员脚上的花伞忽而像荷花映
日，忽而像彩球飘飞。而那双脚，仿
佛有磁力似的，无论怎么蹬来蹬去，
彩伞总是被牢牢“吸”在脚上。

这一表演俗称“蹬技”，是一门
“躺着”表演的杂技节目。因道具轻
重不同，蹬技可分为“轻蹬技”和“重
蹬技”。其中，轻蹬技中的“蹬伞”是
重庆杂技艺术团具有开创性的独门
绝技。在过去70余年里，这项技艺
主要以该团成员为主要群体进行传
承。今年，它又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舞台上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蹬技
演员需仰卧在台座上，凭借灵巧的脚
尖，转动着10把印着荷花的伞。那足
尖慢慢旋转出的角度犹如花朵绽放，将
盛开的荷花姿态呈现得淋漓尽致。

精美又高难度的蹬技，传承人竟
然只有22岁。她是如何练就这美妙
的技艺的？出于好奇，近日，我拜访

了蹬技第八代传承人、重庆杂技艺术
团青年演员石倩。

练习室里，石倩正在苦练，她手
上拿着花伞，脚尖同时还“控制”着6
把花伞。

用足尖勾住花伞，我开始以为是
石倩穿的鞋有玄机。经过一番交谈
后我才知道，那其实就是一双普通的
白布鞋。“鞋是老师亲手缝的，由一块
很薄的布裁剪而成，只为让我们最大
限度地用足尖控制花伞。”石倩说。

石倩口中的“老师”，名叫彭钰
根，是团里的二级演员。石倩能够登
台演出，最想感谢的人就是他。

训练场上，彭钰根是一位严师，
12年来，他辅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从最开始的1把伞，到现在的10把
伞，他的学生们正不断地刷新着纪录。

彭钰根认为，精品需要耐心打
磨，成功源自演员自身的勤奋与悟
性。石倩也认为，成功的秘诀就是两
个字“多练”。“如果你每天在练功房
里练近6个小时，坚持5年，你也可以

足底生花。”
为了台上短短几分钟的绽放，石

倩整整练习了5年。
谈及自己最初接触蹬技时的情

形，石倩常用“崩溃”一词来形容——
“练习的时候，注意力一旦不集

中，道具就会砸在脸上。”
“长时间的倒立，头部会充血、腰酸

背痛、一个动作练半年是常有的事。”
当她遇到困难时，曾经不止一次

想过放弃，甚至也曾在练得不顺心时
急得直掉泪。不过，哭过之后，她总
会擦干眼泪接着训练。

经多年培养，目前重庆杂技艺术
团有3位演员专门从事蹬技并可开
展常态化演出，这让彭钰根感到高
兴。闲暇时，他常利用社交软件观摩
杂技新技法，取长补短。

作为蹬技第八代传承人，石倩如今
也肩负起“传帮带”的重任——一名13
岁的小姑娘正跟着她学习蹬技的基本
技巧。“坚守行当，我不仅要让更多人了
解蹬技，更希望带动更多人加入。”

蹬技，足底生花

□戴馨

周末，了却琐事，回到南桐煤矿去
看了看。2020年底重庆全面关停煤
矿，南桐煤矿在沐浴八十多年的荣光
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褪去繁荣和喧闹，往日人流熙攘
的矿工广场空无一人，茂树夹道，格外
沉静安详。自小看惯的那尊“力与爱”
的矿工雕塑依旧高高矗立，“他”手中
托着矿帽，目光平视远方，坚毅的面容
诉说着矿山不平凡的过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略
者逼近工业重镇武汉，为保全民族工
业，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成立“钢迁
会”，将武汉汉阳铁厂及附近其它钢铁
厂的机器设备西迁至重庆。

为保证焦煤供应，次年南桐煤矿
开始建设施工，相继建成大小生产井
口5对，铺设了从王家坝至綦江蒲河
杨柳湾的区内第一条铁路。现代化大
型设备源源不断运入，一时井架高耸、
机声轰鸣。

地方志记载，清道光年间南桐便
有人工开采焦煤，但直至此时，才开始

了现代工业文明之星火燎原。据闻，
抗战期间，南桐煤矿共生产焦煤61万
吨，为抗日民族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逐渐树立起“抗战煤都”的美誉。

小时候我们去重庆主城，要到谷
口河车站乘坐火车，车到站是凌晨5
点半。此时天还未亮，不远处，南桐煤
矿的炼焦厂在暗夜中闪烁点点神秘的
亮光，令人如入幻界。

我常在南桐煤矿亲友处玩耍。那
时，和伙伴在山间嬉戏的我并不知道，
连绵的山体下埋藏着大量宝贵的“乌
金”，撑起了重庆钢铁工业的半壁江
山。跑累了，我们坐在半山腰一块光
滑的大石板上看风景。矿井、办公楼、
学校、家属区……整个矿山建筑群在
群山凹陷处蜿蜒两三公里，俨然一个
隐秘的世界。工作后，我在南桐煤矿
一所学校教过书，儿子也出生在这
里。周末，我们多次登临山顶，感受矿
山蓬勃发展的力量。

忆往昔，南桐矿务局成立后，无数
年轻人满怀希望与梦想，从四面八方
奔赴南桐、东林、鱼田堡等五大煤矿，
其中南桐煤矿的规模最大。一个个罐
笼载着矿工们一级级深入幽暗的地
底，无数油浸黑亮的优质“乌金”源源
不断地被开掘出来，在抗战大业以至
新中国的建设中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巨
大能量。

踏上一井井口外的天桥往下看，几
辆矿车静静停驻在轨道上，锈蚀斑驳，

诉说曾经的忙碌时光。多少次我路过
调度站，听到铃声频响，身影来来往往，
无形中感受到矿山生产任务的繁重。

我常常在井口，看到身穿蓝色工
作服的工人一群群入井、出井，他们脸
上的笑容很轻松，嘴里开着玩笑。随
着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井下工作的
安全保障在不断提升，但深入地心，人
是那样渺小。

和父亲交好的赵伯父一条腿在井
下受伤截了肢。义肢戴久了感到疼
痛，他就会把它取下来靠在墙边。以
前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心受震撼。
但他终日乐呵呵的，日常生活并未受
任何影响。我的身边还有许多像赵伯
父这样的矿山人，他们乐观坚毅的性
格，一点一滴渗入我成长的足迹。

曾经有位摄影家拍摄了一幅作品
《今天我生日》，画面上，一位刚出井的
矿工，满面煤灰，只有晶亮的眼睛和洁
白的牙齿在闪动。身穿白裙的女郎一
手牵着小女儿，一手提蛋糕盒，站在井
口翘首期盼。这简直是世间最美好动
人的画面。

勤劳朴实的矿山人，终其一生，也
许并没有宏大的志向，他们的哭、笑、
醉、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么微不足
道，但一个群体的付出，筑起厚重的矿
山记忆，成就了“抗战煤都”的美誉。

他们的青春、血汗乃至生命，都与
这片黑色紧紧相连。那黑色，深沉而
炽热，静穆又庄严。

回望南桐矿山 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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